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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洞之夜》

【美】劳伦·沃克 著

栾杰 译

接力出版社

2018年3月出版

“接力国际大
奖儿童文学书系”
展现了英国、美
国、法国、日本等
国家的历史文化，
让孩子跳出一时
一地的时空局限，
了解多元文化，从
而扩大孩子视野，
让孩子从世界了
解中国、自己和他
人，从历史了解过
去、现在和未来。
让孩子思考自己
如何在这个世界
中把握自己，关注
人类共同的研究
课题，培养跨文化
的研究精神，成为
世界公民。

《黑猫历险记》

【捷】约瑟夫·拉达 著

刘星灿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8年5月

责任编辑：行 超 2018年5月30日 星期三少儿文艺

《故宫猫：无论你是谁，

都应该成为自己的王》

大明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8年3月出版

德弟是景山
公园里的一只流
浪猫，为了满足
老猫 K 的遗愿，
和一只花栗鼠冒
险进入故宫，开
始了一系列冒险
行动，并由此掀
开 故 宫 里 一 群
猫 的 神 秘 生
活 。 故 宫 是 舞
台，这一群可爱
的 猫 们 上 演 了
跌 宕 起 伏 的 精
彩戏码，展现了
他们独特的思想
和睿智眼光，使
得全书充满强大
的阅读吸引力。

《沉睡的爱》

汪玥含 著

新蕾出版社

2018年3月出版

《沉睡的爱》
是汪玥含创作的
一本儿童成长小
说，适合家长和
孩子一起阅读。
这个故事延续了
其作品的一贯风
格，她像一位“心
理医生”一样，冷
静 而 耐 心 地 追
寻、揣摩和探究
儿 童 所 面 临 的
棘手的问题，对
少男少女最细微
的心理悸动，做
了细腻和精准的
刻画。

■新书快递

■短 评

阳光书房

别让苦难之外只剩同情
——韩青辰儿童文学作品中的苦难叙事

□周鋆汐 王 逊
有一只很特

别的小黑猫，它居
然会说话，而且还
跟个小人儿似的，
穿着衣服和鞋子！
它很淘气，曾经带
着一头小猪骑着
摩托车狂飙回家；
它也很有正义感，
会教训欺负别人
的小淘气鬼。它很
懂事，知道帮奶奶
买东西，替生病的
主人去上课……
可就是这样一只
大家都喜欢的正
直、善良、可爱的
小黑猫，有一天却
离家出走了。

“弄泥的童年风景”系列让儿童文学界重

新认识了王勇英，丰饶茂盛的乡村图景、独特

深厚的客家文化、细腻深切的记忆，带给读者

一个新鲜的世界，也让我们对王勇英的创作充

满期待，期待她从这深厚的生活里开掘出一条

新路。王勇英不负众望，从“弄泥的童年风景”

到《巫师的传人》《青碟》，再到新作《禾花》，探

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坚实而广阔的文学道路，

使得“大车”成为一个重要的、值得关注的儿童

文学地理坐标，它不仅仅是一处新鲜的、田园

牧歌式的“风景”，还是正在演绎、日渐开阔与

丰富的人间活剧。

《禾花》在王勇英关于“大车”的系列作品

中，是一个新的题材。一个哑巴、一个瞎婆、一

个跛脚、一个疯子、两个孩子所构成的家庭，

穷困和疾病的“基因”顽固地代代传递。虽然

禾花和弟弟谷米都是健康的孩子，却要时时

顶着“总有一天要疯”的谶语，生活在无边无

际的困窘与恐惧之中，被孤立，被嘲笑，无论

如何努力，甚至刻意讨好，小小的姐弟俩也泅

渡不出物质的匮乏和精神的紧张。他们惟一

的力量，就是残缺不全的亲情，尤其是奶奶豆

婆，她强大的生命力、乐观的生活态度、倔强

的精神成为这个家庭摇摇欲坠、却又始终没

有坍塌的支柱，是体力上的，更是精神上的。

在极度的困厄中，豆婆以超人的坚韧、苦干、

乐观和智慧，让这个家活了下来，使这个在外

人眼里已经不能称其为“家”的家庭，也有着

自己的欢喜。姐弟俩和豆婆一起给新生的小

鸭子剪毛的温馨与欢乐，谷米坐在墙头荡着

脚丫的宁静，一点小小的收成带来的喜悦，都

是这个家微弱的光亮，是他们继续抗争下去的

希望。

王勇英着力要探索和传达的，是弱者身上

的生命强力。只有身处乡村，才能理解禾花奶

奶对于家族延续的信仰。困顿如此，她还要为

跛脚的儿子娶亲，短暂的幸福最终葬送了这对

天生不幸的新人。新媳妇三停的悲剧如此惨

烈，她的生命那么短暂，但是却像阳光一样照

耀了这个家庭，带来了馨香的气息。哪怕是一

个相对富裕的家庭，也无法接纳一个天生病残

的孩子，三停决绝地走出家门的背影，她的哥

哥站在村头送她离去的目光，悲凉而无奈。当

普通人慨叹生活的艰难时，对豆婆一家来说，

活着就是最高法则，是要拼尽全力去争夺的权

利。这样一个家庭，坚定地走向田地去劳作的

场景，在暴雨中晾起一绳绳红萝卜的场景，是

豆婆与老天的一场“豪赌”，她赌自己的意志、

耐力，那是绝望中的人惟一跳动的精神之火，

她知道，如果大雨浇灭了这点精神的火光，这

个家庭就陷入了永远的黑暗。

禾花在豆婆的影响下，自然而然地延续着

豆婆身上那股“神秘的力量”，成为这个家庭新

的支撑。禾花是豆婆这棵老树上绽出的新芽，

她向着豆婆的坚强和能干生长，向着土地和粮

食的朴素生长，但是，她的内心又跳动着这个

时代的少女特有的渴望，那么卑微那么鲜活。

她努力去讨好小伙伴，以改变自己被孤立、被

排斥的处境，对同龄人亲密关系的看重是这个

年纪的少女所特有的心思；她和婶婶三停的

“秘密”，包含着一个少女对另一个少女的理

解，在这个家里，这份理解只能是禾花给予；父

亲瘫痪痴呆之后，她希望“一辈里必然出一个

阿唱”的诅咒落到自己身上，提前训练弟弟的

生存能力，一个少女来准备“后事”的决然与无

力感，交织着绝望与希望。这部小说特别可贵

的地方，就是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呈现，对人物

精神力量的挖掘，它展示出人们在苦难中强大

的“自救”力量。

但是，作者也意识到，要斩断禾花一家的

“魔咒”，单靠自救的力量是不够的。小说的开

头，就有一束光照耀进来——文安校长专门来

禾花家动员她上学，而且是义务教育免除学杂

费。“禾花和谷米自懂事以来，家里一直没有来

过客人，甚至陌生人。刚才老师的到来，终于让

他们品尝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激动和欢喜。”但

是，作者并没有让禾花走进学校。这束光亮明

明灭灭，一直到小说的最后。每个村庄，都会有

一两家被上天厌弃的人家，他们的不幸一代代

地承续，以外人无法理解的卑微与坚韧，顽强

地生存下来。这些家庭没有一点抵抗风险的能

力，靠家庭内部的自我奋斗已经难以突围。改

变命运的外力来自哪里？如果是传奇小说，那

就是偶然的好运。但在直面现实的作品中，作

家需要提供一个更加合乎逻辑的支撑。王勇英

选择了“扶贫”，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贫困

地区而言，这是合乎现实的矛盾解决办法。但

是，作家并没有因此就让这个家庭安然无忧。

小小年纪就历经磨难的禾花，在这个家稍微得

到喘息的时候，她的选择是走进学校，接受教

育。从实现的需要而言，教育是中国农民人生

突围的最佳选择，从个人的成长而言，教育也

是一个乡村的孩子体会人生、开阔精神的最佳

途径。

这部新作很好地处理了“变”与“不变”的

关系。它既是大车故事的延伸，在人物关系、地

理空间上保持了一致性，是对王勇英“大车文

学”的继续丰富。同时，在时间上，它又体现出

了时代的发展和生活的变化，塑造新的人物，

讲述新的故事，展现出乡村生活新的横切

面——相对于以往那些独特的大车故事，禾花

一家的生活，看似极端，却是中国乡村长久以

来一种普遍的存在。几乎每个村庄都有这样一

两个远近“闻名”的家庭，几乎每个乡村孩子的

童年，都有这样一个“阿唱”的存在，他们走到

哪里，孩子们就聚拢到哪里，起哄、耍笑、捉弄。

这些疯婆疯汉是孩子们取笑的对象，也是玩

伴，又略微带着一点惧怕……现在想来，各式

各样的疯癫，有遗传的因素，有后天的悲剧，但

是他们到底遭遇了什么，他们的家庭如何承受

这种生活，少有人关注。王勇英选择一个极端

的家庭、极端的弱者，不回避矛盾，不刻意美化

或者丑化人性，显示出她对乡村生活的熟悉，

对乡村现实的关怀。

小说的背景定位在上世纪90年代末，和眼

下的生活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但是又保持着紧

密的联系和延续性，它不是在忧伤中追怀永远

逝去的生活，而是直面现实、直面乡村苦难的诘

问与思考。小说所呈现的，其实是一个正在打开

的世界。小说最后，那个从镇上飘来的气球，是

降临到禾花生活中的惊喜，它有随意性，也有

必然性。这是一种非常艺术的表达，它有着孩

子才能感受的渴望与惊喜，却又带着模糊的暗

示：禾花一直坚信好运是气球带来的，这不是

偶然的胡乱联系，而是对开放的世界、改革开

放中的中国正在惠及这个家庭的隐喻性表达。

这种开放性，给予禾花一家生活的希冀，给王

勇英笔下的故乡“大车”带来生机与活力，也给

王勇英的创作带来一种广阔的现实性。

3 月 7 日，春雨霏霏，乍暖还
寒。

午睡后，我习惯地打开手机
屏幕。没料，第一眼看到的竟是
才推送到《小溪流》杂志社微博上
的噩耗——3月6日14时23分，湖
南作家、《小溪流》杂志前任主编
谢璞因病逝世。

我猛然一震！眼前一片模
糊。良久，我对着亮晶晶的手机
屏幕愣着，眼帘湿润润的，默默地
凝神谢老师的音容笑貌，幽幽地
回想起谢老师曾经给我写信，对
我鼓励的难忘情景——

上世纪80年代末，我走上了
儿童文学习作之路，然而近乎全
然不知，什么叫儿童文学？儿童
文学都应该写些什么？怎样写？
往哪里投稿？

一次，我试着把一篇题为《母
狗》的短小说投给《小溪流》杂
志。20来天后，我喜出望外地收
到来自《小溪流》杂志社的一封
信。淡黄色信封，朴素而醒目。
上手一捏，感觉里边的信纸薄薄
的，不像是退稿。欣欣然打开一
看，竟是时任《小溪流》主编的谢
璞老师给我写的亲笔信。

我激动得无法形容。
谢老师不只是杂志主编，更

是才情横溢、赫赫有名的大作家，
他的散文《珍珠赋》我拜读过，其
文风古朴精美，构思新颖独到，立
意厚重深刻，后收入由国家教育
部审定的中学《语文》课本书和大
学文科教材，深受全国青少年读

者喜爱。他居然怀揣一颗关心青年作者的赤诚之
心，给我这样一位无名的业余作者写信，岂不令人感
激！

我记忆犹新，那是一张白底蓝印小方格信纸。
但谢老师一行行行云流水般的钢笔字并没有拘泥于
小方格，率性、灵动。信中的大致内容是：《母狗》已
经三审通过，拟刊用；接着，谢老师赞扬我说，《母狗》
写得不错，文中所表现出来的审美思想“我”很赞同；
最后，谢老师还满怀希望地鼓励我，说我是要成大器
的。

我禁不住心跳怦然。
不久，我回了谢老师的信。信中除了感谢，还信

誓旦旦地表态，一定不辜负老师的殷切期望。
随后几年，我一直隐隐感觉到，当我在业余文学

创作之路上磕磕绊绊前行时，总有一双温情而严厉
的眼睛在看着我，给我压力，也给我动力。其间，我
又断断续续向《小溪流》投了几次稿，又几次跟谢老
师鸿雁往来。

1989年冬天，谢老师特意寄给我一本散发着油

墨新香、签上他大名的中短篇小说集——《美
妙的夜空》。我爱不释手，从中读到谢老师作
品中质朴生动诗意灵魂的语言、丰满睿智慈悲
温暖的思想和美妙夜空一般的艺术境界。

1994年春天，我出版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本
儿童文学作品集——《变色泪》。拿到样书后，
我首先想到给谢老师寄去一本，请他指教。书
寄出不过一个月，谢老师就回信了。一则，对
我出书一事表示祝贺；再则，非常坦诚在说了
他对书中作品的批评意见——书中作品分童
年乡村生活记忆和当下校园生活故事两大类，
他都读了，但他更喜欢前者，理由是，写乡村生
活记忆类的作品有着扎实的生活基础，真切动
人，散发出浓郁的乡土气息……无疑，谢老师
是在替我“号脉”，为我指点今后的写作方向。

时间一年一年过去，我跟谢老师的联系越
来越少。

直到进入新世纪后的某一天，我带着淡淡
的思念之情，心血来潮，去网上搜索谢老师的
名字。结果很顺利，搜到了谢老师的文学博
客。

博客如其人。朴素、谦和、文气、温馨。其
中贴着文学前辈严文井对谢璞的评价——“你
是一个有自己特色的作家，你有自己的主张，
于是在黯淡的浓雾中你也寻找美，而且总是渲
染出一些彩色，有的鲜艳，有的淡雅，但都令人
信服。”也挂上一段谢老师送给朋友们的祝福
语：“祝福朋友们心灵的原野鲜花怒放，祝愿朋
友们的生活像春天一样的美丽。谨致以亲切
的敬礼！”

一度，我会经常打开谢老师的博客，拜读
他的精彩篇章，了解他的信息。这就好比，站
在离他很远又很近的地方，一次次地欣赏他，
拜读他，一次次地虚拟出跟他见面的情景。

只可惜，随着时间的逝去，谢老师博客上
的内容始终疏于更新。我常常暗自担心，谢老
师年事已高，不知他健康状况如何？我也曾想
过，什么时候真凑个机会，去湖南拜望一下从
未谋面的谢老师。

哪料，谢老师已然驾鹤仙去。
谢老师，您一路走好！

王勇英王勇英《《禾花禾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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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说童年是无忧的，但苦难无处不在，当孩子落入一个苦难的世界，我

们需要教给孩子怎样在面对苦难时保持一份优雅与从容，越来越成为当代中国

儿童文学作家的共识。韩青辰在儿童文学创作中同样走的是一条“苦难”之路，

她敏感地捕捉到了承受着创伤的脆弱的儿童内心世界，用温情的笔调描绘出了

这些富有灵魂深度且极具热度的孩子形象。

韩青辰的作品中塑造了一批承受着苦难的特殊儿童形象，他们或身体有缺

陷，或家庭不幸，亦或因一些外力受人排挤：“黑鼻子”被顾老师“一把揪住了他

的黑鼻子，像揪一只毫无廉耻的死狗，充满嫌弃、厌恶与轻蔑”；整个王园子的人

一起污蔑哑巴偷手表，将哑巴家翻了个底朝天；患有羊癫疯的“王筛子”被整个

村庄的孩子与大人孤立；生活幸福美满的阿玉家因为妈妈差点被村支书侵犯而

遭人口舌……这些“不被理解和不被尊重的孤独的孩子”的自尊被周身世界的

世故与冷漠摧毁。作家将这些特殊孩子所受到的歧视、孤立以及欺凌清清楚楚

地摆在读者的面前。平等友爱的互帮互助根本不敢奢望，同伴的孩子们使用各

种手段尽情嘲弄这些孩子的痛处，使得特殊孩子群体在肉体之外，心灵也承受

着更大的折磨。孩子的苦难往往与成人的不幸相依而存，通过儿童视角，作家

也将现实世界的苦难、人存在的本质困境带入了儿童文学，王园子的观念落后，

警察群体的负荷超支，底层群体的生存辛劳一一在儿童世界里上演。

阅读这些儿童的苦难，我们被唤醒的不应该仅仅只是同情，更需要的是深

刻的反思与警醒：特殊儿童的脆弱心灵之外，健康孩子的心理也迫切需要正确

的引导。他们身上暴露出的种种阴暗面都来自对成人社会的模仿，作为成人的

我们应该以身作则，如果连成人对待残疾孩子也采取的是歧视、嘲讽的态度，儿

童世界里必将满目尽是欺凌，又何谈爱与平等。《小证人》中冬青是惟一目睹“王

筛子之死”现场的证人，作为成人的白支书，让冬青作证的时候掩饰真实细节反

而弄巧成拙，事后还怪罪这样一个十多岁的孩子。正是成人的不明事理带来了

孩子的跟风模仿，王园子的孩子无时无刻不在嘲讽戏弄着冬青，将她的书包扔

进垃圾桶,称她为“叛徒”，种种行为都带着成人世界的功利与世故。

当快乐原则被打破，越来越多的儿童作家开始书写苦难，面对广阔的儿童

文学市场，难免有些作家仅仅以赚取读者的同情心为目的一味的渲染苦难，甚

至超出了儿童的理解接受能力，并声称这是一种培养儿童审美情感的方式，显

然，这样的苦难叙写夸大了其效用而流于泛滥，儿童文学更需要关注的并不是

苦难本身，而是在痛苦过后能够带给孩子什么。

韩青辰的儿童文学创作就采用了一种巧妙的方式，虽然注重苦难主题的创

作，但阅读她的作品读者从不会涕泪俱下，而只有淡淡的忧伤飘过心尖，更多的

时候，作家更愿意用诗意的笔触描写一些生活中真实而哀伤的瞬间，她清楚地

认识到苦难是情节线索而非全部主题。《水自无言》中哑巴受不了村里人的怀疑

和污蔑选择了自杀，“河面无声无息，优雅地吐纳着水雾。漫漶的水雾苍苍茫茫

的，接天连地的升腾开去。哑巴由衷地看见了那个美丽无声的世界，那里的人

和他一样，那里没有冷漠没有怀疑没有歧视——他很憧憬地往其中走去，河水

被激荡出一片喑哑，隐约感动着哑巴。”没有鲜血淋漓的残酷痛苦景象，并不需

要一味渲染苦难赚足泪水，作家将自杀隐藏在描写之后，更注重给儿童读者带

来情感体验与共鸣，充分体现了作家对儿童心灵及情感需要的尊重，以儿童可

接受的方式来续写苦难，更显示出了作家对儿童文学的理解与担当。

但可惜的是，包括韩青辰在内的许多优秀作家在苦难叙事的故事背后，并

没有提出有力的解决之道。“哑巴”受不了怀疑与歧视而自杀，带着身体与心灵

的双重伤痛归于虚无；“黑鼻子”因忍受不了嘲笑而离家出走，戏剧性的成了“救

人英雄”而得以整容去掉鼻子上的黑斑；《我们之间》庞剑红选择了出走，金金带

着埋怨转了学。无论是惨痛的还是看似欢喜的结局，这些形形色色的孩子们始

终没有找到最合适的方式来解决生活中的挫折，自杀、出走，按成人的要求去

做，都不是儿童与世界、与苦难抵抗的方式，更多的是潦草的妥协。我们可以看

到作家们在儿童文学中流露出的无奈，他们在作品中提醒大人们儿童的心灵世

界急需关注与关怀，可是又有多少大人会读儿童文学呢？


